
2007年夏，我应江海晚报同仁的邀
请，参加“万里长江看大桥”特别报道组，
从长江入海口正在建设中的苏通长江大
桥工地出发，一直到四川宜宾折回，驱车
万里，采访了长江上的一座座各有背景
各具特色的大桥、大桥建设者和大桥所
在的城市。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给我的
任务是每天写一篇六百字左右的评论

“桥头感怀”。虽是连夜急就章，但有事
先从网络上搜索的大量背景材料，有白
天的所见所闻和一路奔波的切身感受，
还是觉得很有一点激情和收获的。

我在出发的第一天写的第一篇评论
题目是“千年的梦想”。在文章里我写
道：“我们要感谢上苍，赐予这块让我们
生生不息的崇川福地，赐予这条让我们
永饮甘露的浩浩大江。我们要感谢长
江，在给我们出了一道世纪难题的同时，
也给了我们一次创造世界的机会”。

以后十余篇的题目分别是：更大的舞
台、两岸的风景、大桥的效应、物化的历
史、定格的车流、科学的力量、不朽的桥
魂、大山的回应、文化的思考、精神的咏
叹……到后来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什么好
的角度，就写了大桥畅想曲之一城市定位
篇、之二城市交通篇、之三城市旅游篇。

万里长江行，给了我很多体验和感
悟：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劳动的力量和科学的力量；制度的优
势和改革开放的魔力……而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有两次，一次是武汉，一次鄂西。

在武汉，我们采访了中铁大桥局集
团后，又一次登上黄鹤楼，眺望横卧在龟
蛇两山之间新中国在长江上建成的第一
座长江大桥，又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
因为在采访中得知，当年担任大桥工程
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彭敏只有35岁。
更令人感叹的是，当年在25个设计方案
中最终被选中的25号方案的设计者，竟
是三个年轻的结构工程师，年长的 28
岁，其他两人刚刚大学毕业。提及不久
前垮塌的佛山九门大桥，中铁大桥局集
团的同志嗤之以鼻，说武汉长江大桥建
成通车50余年遭遇这样的货船撞击累
计有上百次，大桥都安然无恙。强烈的
对比和巨大的反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
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和反思之中。

在鄂西，我们的车队就一直在大山
之间盘旋。一个近在眼前的小镇，需要
山上山下绕上好几个大圈子，花上个把
小时才能到达。横穿我国东西的大动脉

318国道，在这里就是险象环生的盘山公
路。大山里，我们经常看到修筑沪蓉高
速的筑路大军。和平原上修筑高速的概
念完全不同，这里的高速就是无数座架
在大山间的桥和许多隧道的结合。在去
湖北恩施的路上，负责后勤工作的张继
明的钱包被窃，未追上窃贼，又报案，折
腾了几个小时。后又遇上大雨，一路泥
泞，连续爆胎，同仁们数次下车推行，直
到半夜时分才到达目的地恩施。大家初
尝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也体
会到筑路造桥大军的艰辛。

“万里长江看大桥”之行，让我向社
会学习了许多，向年轻的同仁学习了许
多。后来，我把“桥头感怀”一组评论收
进了陕西出版集团出版的我的杂文专
著“江苏杂文丛书”《冷眼衷肠》。

2009年初退休后，报社领导邀请我
参加新闻研究室组织的每天报纸审读和
好稿初评。我一直认为，报纸审读要与
办报人有沟通和互动的机会，又因为做
了大半辈子的报纸，有一种难以割舍的
情结，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我每天在
电脑上将自己读报的一些感想写下来，
发到报社的内网上与大家交流。新闻研
究室后来还把我的短文字打印贴在报社
内部的评报栏上。日积月累，一年下来
也有10万余字，于是就有了报社内部编
印的小册子《读报日记》。

其实，每天写的这些话，都是一家之
言，本意是想在同仁之间引起讨论，营造
一个学习和钻研业务的良好氛围，形成
好的学风，建设学习型报社。因此，在出
这本小册子时，对一些评点不到位或说
错了的地方，也就没有做修改和调整。

感谢报社的领导同意编印这个小册
子，更感谢时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的徐仁祥为这本小册子在前面说了一段
鼓励的话。徐仁祥在《吆喝（写在前面的
话）》中肯定我说的是真心话、内行话，还
说“认真的回味咀嚼，认真的举一反三，
对于我们提高新闻的引导力、亲和力、公
信力，对于我们在传媒发生革命性变化、
传统媒体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守住
阵地，扩大阵地，是有益的”。

我在后记里说：“淡泊一生，并无奢
望。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对建设学习型
报社有点用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桥头感怀”和“读报日记”，可以从
一个侧面反映作为老报人的我，与报社
的不解之缘和对报社的眷恋之情。

□ 沈玉成

“桥头感怀”和“读报日记”

《江海报》创刊到今年整整八十年
了。

1940年10月，我新四军取得黄桥
战斗胜利后，立即挥戈东进，经过与国
民党地方当局的和平谈判，11月间到
达当时的通如海启政治中心如皋县掘
港镇，在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后为苏中
四地委）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江苏
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的政权，从
此开始了创建通如海启抗日民主根据
地的新局面。

同时，中心县委也接管了原四专署
主办的《东南晨报》，请江树峰、徐铭延、
曹卜仁等三位党外人士，分别担任报社
的社长、总编辑和经理，负责报社的领
导工作，为了充实业务力量，还调孙大
翔、樊发源等青年学生，参加报社的编、
采工作。中心县委决定，《东南晨报》的
名称暂不改变，仍以四开四版铅印的日
报照常出版。但要加强党的领导，力求
成为一个宣传我党政治主张和方针政
策的报纸。

1941年春，日寇开始对我通如地
区“扫荡”，分区党政领导机关转移掘港
近郊，地委驻南胡家园，为了让报纸能
正常出版，报社、印刷厂也迁移到掘港
西北的王园乡。“8·13”日寇对我根据
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后，斗争形势日
益恶化，分区党政机关精兵简政，转移
到通如边境双墩、二鸢一带农村活动，
报社也只留部分人员随行，坚持出油印
的《东南晨报》。驻南通北兴桥西南的

白龙庙时，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地委
派邓炬云同志来任支部书记，加上原来
的孙大翔、章武扬两名党员，建成了报
社的第一个支部，并责成我协助支部工
作，特别是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樊发源
同志就是在这时被确定为发展对象的。

1941年冬，日寇不断对我四分区
中心地区大举“扫荡”，地专领导机关东
移通东、海启一带活动，《东南晨报》被
迫停刊，报社的工作人员也转移到近东
六甲、海门东北一带农村。这时，地委
来了一批上海北撤的干部和青年学生，
地委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和业务力量，
委派施平同志担任社长（不久即去苏中
工作），调凌建华、王舜华、宋军等同志
分别担任编辑、记者。由于条件成熟，
地委经过多次酝酿，《东南晨报》更名问
题，这时就摆上议事日程，最后还是采
纳了老报人陈同生同志（当时任苏中第
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意见，决定更
名为《江海报》。原来海启主办的《海启
导报》已停刊，就利用他们的印刷力量，
出版四开四版铅印的《江海报》二日刊，
从此，作为四地委机关报的《江海报》，
就在海启诞生了。

此后，《江海报》在党的领导下，经
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特
别是在反对日寇“清乡”的尖锐斗争中，
就像一面鲜艳的红旗，始终屹立在江海
大地，鼓舞千百万江海儿女，坚贞不屈，
顽强战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
迎来全国的解放。

□ 洪秉奇

关于《江海报》的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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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纪念《南通日报》创刊80周年，报
社征集报史实物，我在第一时间向报社捐
出三台电脑，一台是联想奔2系列台式电
脑，一台是IBM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
再一台是内存仅有512兆的联想液晶屏座
机，都是报社给大家配发的采编工具。从
配置上讲，这三台电脑放到现在可以说都
是老掉牙的产品，但却记录了我们老报人
当年走过的高光历程。我与这三台电脑的
关系可以用“无话不说”“推心置腹”来形
容，可谓是“知己知彼”的朋友，这其中有许
多故事，让我娓娓道来。

信心满满 准备尝鲜

2006年南通日报社第一次给采编人员发
笔记本电脑，选了美国IBM公司的产品，在当
时来说，这个品牌还是拿得出手的，一些重要
新闻发布会上，很多“大记”采访时也都用这款
笔记本电脑，看上去还挺有“范儿”的。那年，南
通市的友好城市——日本丰桥市建市100周
年，邀请国际友城派代表团参加庆典活
动。我市决定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祝
贺并进行友好访问。我有幸被总编康贻华
特派随团采访。我也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
的机会，带上刚发的IBM电脑，准备出国
过把“瘾”。这笔记本电脑体积也不算小，重
量也不轻，比起我现在使用的华为平板电脑
要大了一倍多，但性能要差多了。出发前，
我抓紧时间做了一番功课，把报社的网址下
载在电脑里，并进行了联网测试。把一周的
行程、参团人员名单、市委书记罗一民要到
访的几家公司、银行情况，大会贺辞、有可能
签订的合作项目等资料搜集在电脑里，并一
式两份，其中一套备份留在日报编辑部，以
便校核时使用。由于兴奋过度，上车后，发
现忘了带网线。在去上海机场路上，正好到
上海文峰饭店休息。在那里我借了一根网
线。为了避免笔记本电脑在机场行李托运
时受损，特地把电脑放进衣服夹层中间。

水土不服 出师不利

日本与中国时差早一小时，到达日本

丰桥市已经是下午了。代表团下榻在日航
大酒店。刚进房间门，电话铃就响了。一
拿起话筒，对方就问道：“您是周健先生
吗？我是伊藤般展秘书。”我说：“是呀，您
好！”“伊藤般展请您下来喝咖啡。”没想到
伊藤般展先生这么热情，我们刚到，他都知
道我住哪个房间了。伊藤般展先生是国际
友城的牵线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通对
外开放起，先后到访南通80多次，对南通
感情笃深。二战时，他在上海读书期间就
是一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热血青年，对
中国一直怀有好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满腔热情地支持。这次邀请南通大型代
表团访日，他作为丰桥市日中友协会长做
了许多工作。我到楼下咖啡厅时，他已和
翻译在那里等候了。我打开IBM笔记本
电脑开始采访。我们的交谈没有预设话
题，于是越扯越远，从他第一次从南京乘大
巴风尘仆仆赶到南通，到南通多年来的变
化，到他身边的翻译当年带团到南通还是
导游时的印象等等，咖啡喝完了，我一个字
都没录入。所幸，我记性还可以，那次谈话
的内容成为我日后写他的长篇人物通讯
《藤长情深》的很好素材。第二天代表团拜
访丰桥市政府。我和南通电视台陈铮主任
住同一房间，当天两人都要发稿，结果都上
不了网，找到酒店客服，技术人员也说不清
什么原因。我们上街找游戏机房，想借用
他们的网络，数据线连上也没办法发稿，只
好回到房间，我把网络让给陈铮发视频。
半夜起来发现只发了一小部分，到第二天
早上，也才发出去一半，让我们大失所望。
到了丰桥百年庆典那天，我干脆恢复手写
稿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仁祥审稿很认
真也很快，晚上七点多就让我发稿。这次
我决定利用酒店的商务电传发稿。随团的
两位商界人士替我付了电话费和电传费

用。我预留在报社值班老总丁邦华那里的
一套资料也发挥了作用。离开丰桥市，我
们去了东京、横滨，想继续发一些领导活动
的稿件和图片，可惜还是网络不给力。回
来后，在同仁们的支持下，我把整理好的见
闻、图片等在日报、晚报上狠狠补发了一
把，才算不虚此行。

同行惊讶 道出原委

过了不久，市外办电话通知我，说有
位日本记者要访问报社，要我参加接待。
我带他参观了江海晚报编辑部。因为晚
报编辑部办公地方大，有点像证券公司大
厅，看上去蛮有气势的。果然，那位同行
一进门就惊呼不可思议。他告诉我，日本
媒体还没普及电脑，特别是地方媒体即使
有，电脑配置也不及中国。他问我，人员
是怎么培训的。我告诉他，报社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使用电脑时，就用补贴的办
法鼓励大家买电脑，让大家学习电脑知
识、练习上网。那时练习用的是联想奔腾
系列的电脑。我们都是自学的，积极性很
高，还参加了全市办公自动化考试，拿到
合格证。报社采编人员一般都是两台电
脑，一只台式电脑，放在办公室处理稿件
和版面，一只笔记本电脑，用于外出时方
便处理公务。隔一段时间，报社要进行电
脑集体升级更新，这方面投入很大，报社
领导层是有远见的。我说，去日本访问
时，发现那里网速太慢，发不了稿件。你
们在外面怎么发稿呢？他说，那也没办法
呀。我那年去日本参观过日本电视台和
电台，原来他们老板很精明。这也许就是
当时日本同行惊呼不可思议的原因吧，相
信他们现在情况也大不一样了，毕竟日本
还是世界现代化强国。

乘末班车 搭早班车

那些年，手机还不能上网。笔记本电
脑可以移动上网，作为一名末班车上的老
报人，融媒体时代刚起步，我也算是搭上了
早班车。2006年以后，我到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与曾经的报人钱广裕共同主编《江海
记者》。IBM电脑就成为我移动办公的最
好工具。经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推荐，我
还兼职崇川区委宣传部顾问，帮助他们创
办《崇川在线》，给建筑业协会主编《南通建
筑业》，协办《南通邮政报》。同时操作四种
不同报刊，进行稿件策划、文字编辑，做图
片处理，版面设计，甚至通联工作，没有电
脑是万万不能的。退休后，这么大的工作
负荷对两台“老机器”来说，显然是不适应
了，内存不够，反应速度过慢，常常处于懈
怠状态。所好，报社技术部门的“大侠们”
服务尤佳，特别是郭庆峰、陶峰随请随到，
帮我维护电脑，内存不够了，换内存条，软
件没有，就装。

南通大学的老师邀请我去给新闻传媒
专业的学生讲采编实践。他们给我的教材
我看了，内容还是多年前的老概念。已进
入融媒体时代了，排版咋还在讲如何用画
版纸……于是我自编了一套电脑排版的速
成讲稿，以实版为例从报头设计、制题到稿
件选择、版面安排、字体选择到广告进行逐
一讲解。电脑排版需要专门软件，陶峰帮
我在笔记本电脑里装上了软件。有了他们
作后盾，我也就平添了几份底气。我将自
己搜集到的数百张有关报史和新闻采编活
动的图片一一投射到大屏上。师生们看到
如此鲜活的一幕，顿时活跃起来，每堂课都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报社迁进新大楼后，我终于不再劳累
了。我的IBM笔记本电脑、联想奔2和至
今仍放在报社老干部活动室的那台联想座
机渐渐地再也打不开了，他们的“新闻生
涯”也从此告一段落，带着我和他们的故事
留在了南通日报创刊八十周年的记忆中。

□
周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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